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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孔宪兰刻本《孔子圣迹图》之《景公尊让》。孔子到齐国，齐景

公接见他，请他入上座。孔子认为给他设的座规格太高了，请求降一等。齐景公再三要孔子

入上座，说：“先生今天来到这里，寡人认为是极大的荣幸。怎么肯让先生坐在下面，这不

是让你远离寡人吗！”（资料图片）

《三国志.魏志》中说：“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

美。”尊重贤能，表彰美德之人，是历来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

人，进而教化众人，是为人师表的孔子所称道的。

举贤任能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重要内容。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

举贤”。为什么将举贤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呢？我们从《礼记?礼运》的

一句话可窥见一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大公无私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举出

来去治理国家，这些贤人又能够去影响、教化他人，使得人人修身洁行、

崇尚和睦。举善进贤，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善与恶

都是可以传播的，树立善的导向，就会逐步形成向善的行动自觉

《论语》有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说举用德行良好

的贤人去教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劝勉。这句话有大智慧。

要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民众互相规劝向善，成风化人的方法就是

把善的榜样立起来。有了榜样与方向，百姓看到后自然会见贤思齐，愿

意效法。“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之人推举出来，摒弃邪



曲不正之行，邪者也能够变得正直。并且，这种影响是可持续的。

举善而教不能，教的对象是哪些人呢？为什么要强调教“不能”呢？

所谓“不能”，就是比不上“贤人”的那些人。“不能”之人，有的是

能力不足，有的是德行有缺。对于他们，正确的方法是培养、鼓励，而

不能嫌弃，应耐心教导，方可使之弃恶从善。《礼记?学记》中说：“教

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要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都应起到涵养

善良、挽救过失的作用。所以对于不善之人，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放

任自流，而是要通过教育使之改过迁善。举善而教不能，前提是对“不

能”之人心怀宽容，愿意付出力气去教化他们。一个真正称得上贤德的

人，不仅要自身能力出众，更要对他人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去接纳不如

自己的人、还愿意去帮助影响他们。《论语》中记载：“君子尊贤而容

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重贤人，又能接纳众人；嘉奖贤能之人，

又能宽容、怜悯无能之人。这背后其实是君子的包容之心，也可以说是

我们现在所讲的同理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特别是就普罗大众而言，

并不是每个人都道德高尚、才干出众，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有瑕疵，

所以对于善行要褒奖、鼓励、宣扬，对于能力德行不足之人，要怀有包

容之心，从帮扶的角度出发，通过举善的行为去教化他们。

举善而教不能，关键在“举”。举，有提出、推举的意思，代表了

选人用人的导向和社会风气的方向。《孟子》中有一句话：“是以惟仁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善与恶都是可以传播

的，所以人为的选择和干预就十分必要。通过举贤，树立正确的用人导



向，人民就会有正确的追求方向，逐步形成向善、力行的自觉。舜在拥

有天下时，从众人之中选取皋陶为士，令其掌管司法，因为皋陶公正无

私，所以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汤在拥有天下之时，从众人之中选拔

伊尹为相，结果不仁之人也远离了恶行。这说明，举善确实可以起到树

立榜样、以上率下的作用，取得“举善而教不能”的效果。举贤思想开

创了万世不衰的崇德向善、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教化众人的风气，使

得民众皆能通过受教化而增长才干、提高德行，进而源源不断地为社会

输送人才。“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尊重任用贤能之人，那么天下贤士见此状都愿意

为国效力。这便形成尚贤举贤用贤的良性循环了。古人用什么标准来举

善进贤

“举善而教”，强调举用善人是施行教化的先决条件。那么，要想“举

善”，首先要知道“善”的标准。善首先是公正无私。中国自古重视公

正的美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中就有“所谓直者，义必公

正，公心不偏党也”。到了西汉，贾谊也曾做出这样的定义：“兼覆无

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据当不倾谓之

平，反平为险”。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偏私，对人对事均以法律、道

德为准则，一视同仁，不倾向、偏袒任何一方。因为有私就会导致不平，

不平积累久了就会有怨，怨再加深就变成恨，结果就难免产生冲突矛盾。

因此，唯有公正无私之人才能率先垂范，正己化人。善的第二个标准是

要胸怀宽广，甘为人梯。《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

今的臣子之中，谁可以称为最贤德？”孔子答：“齐国有鲍叔牙，郑国



有子皮，可以称为贤臣。”子贡不解，认为齐国有管仲，郑国有子产这

样的能臣。孔子于是问他：“你觉得是自己努力成为贤人的人贤德呢，

还是能够举荐贤人的人贤德呢？”子贡一听，就明白了：“进贤贤哉”，

当然是举荐贤才者更堪称贤德。鲍叔牙举荐了管仲，使管仲显达；子皮

举荐了子产，使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举荐了比他们更

贤德的人。孔子认为鲍叔牙和子皮才可称为贤臣，因为他们愿意举荐更

加贤德者为国效力，这才是大格局。

进贤，在中国古代还一度被认为是官员的责任。管子曾说：“闻贤

而不举，殆；闻善而不萦，殆；见能而不使，殆。”见贤不举，即为蔽

贤；蔽贤之举，即为渎职。历史上因此受到责罚的不乏其人。建元元年，

汉武帝诏令诸列侯、郡守、两千石的高级官吏每年向朝廷荐举两名贤士，

但元朔元年，还有些郡守终年不荐一人，结果“不举孝，不奉诏，当以

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到了唐代，这一条甚至被写进法

律，《唐律?职制律》规定，“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

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见，通过进贤来不断向社会输送人

才，保持人才畅通流动的活力，正是历代政治家所考虑的。

善的第三个标准是隐恶扬善。想要举善，就必须在日常中有一双发

现善的眼睛，而不是过于关注别人的过恶。《格言联璧》中说：“德盛

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

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品德高尚的人，其性情温和，他所

见到的人，皆认为对方有可取之处，有可以学习弘扬的地方。发现善、



弘扬善，这样善的力量便会发扬光大。而品德不好的人，其性情傲慢刻

薄，见谁都觉对方面目可憎，便丧失了客观理性的眼光，也失去了学习

进步的机会。可见，隐恶扬善可以长养人的智慧与厚道，并感化人改过

迁善。

怎样实现举善的示范引导效用。“举善”关键在“举”，要建立一套完

备科学的制度使之固定下来。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祖探索出了一些“举

善”的方式。

举善，首先是举善人为官。古人对于选官非常重视，在选官时坚持

“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即爵位不授予无德之人，俸禄不给予无

功之人。这样，人们都注重培养自己的德行，为国建功立业。从汉代开

始，国家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地方官负责把孝廉之人

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候补。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

古人认为，一个人对父母尽孝，就能够对国家尽忠；廉洁，就没有贪心，

具备这两个品德，做官就不会出大问题。东汉王符评价察举制的关键“在

于明选”，即公开、公正地选拔人才。公开公正的举贤，一定程度上冲

击了腐朽的世卿世禄制度，挖掘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

相。包括后来的科举制度，其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政府中

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吏治腐败。值得注意

的是，因为封建社会固有的制度性弊端，人为因素往往对选才造成干扰。

发展到后来，察举权易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致使察举范

围越来越狭窄，公平性、有效性大打折扣。第二就是举善人为师。国家



将德才兼备者举荐出来作为老师，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教导百姓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也能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康熙皇帝遵循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延续了以往

的经筵制度，挑选通达经典而又德才兼备者为国师，在宫廷讲经。皇帝

率领文武百官来听讲，敬之以尊师礼。这些国师在宫廷里讲授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的道理，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日日进学，以免荒疏学问

德行。要想使社会风气变善，举善人为师很重要。在媒体发达的社会，

举善人为师已有更多便利条件，宣讲正道、树立榜样，社会风气自可日

益向好。 第三是举善人为范，即举善人作为模范、榜样，把普通百姓

中的善人举荐出来作为道德模范，给以特别的尊重和奖励。古时候有“命

民”的称号，专指平民受帝王赐爵。一个普通老百姓具有孝敬父母、友

爱兄弟、尊重长辈，或谦恭有礼、喜好退让等德行，皇帝就下诏书将之

封为“命民”。得到“命民”称号的人，就可以坐着装饰特别的两匹马

并驾的马车出行。这种荣誉，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其他人即使再富有，

如果没有“命民”的封号，也不可乘坐这样的车子。人们看到这样的马

车，就知道他是诏封的“命民”，并对他表示尊敬。这就令人看到，有

德的善人会受到尊重，久而久之，人们尊重有德者，而非尊重富而无德

者，就能够起到教化作用。 举善而教不能，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举”。

礼贤下士、察言观行、博询公议，构建起完备多样科学的机制，方可有

效发现善人、举用善人。（刘余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部教授）


